
□王晓景

每年的二月二龙抬头，村
里都要筹办庙会，最重要的是
请 上 一 台 大 戏 ， 唱 足 三 天 三
夜，也是乡村辛苦劳作一年的
人们在春闲时的娱乐生活与精
神慰藉。近些年，随着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和科学文化的普
及，庙会不再是民间风俗，已
演变成走亲访友、娱乐休闲、
物资采购为主的地方性的民众
节日活动。

看大戏
庙会，会因庙而生，因戏

而盛。木质戏台在庙前空地一
搭，“打闹台”的锣鼓一敲，四
里八乡的乡亲就像过年一样纷
沓而至。

老家最盛行的是豫剧，当
然还有曲剧和越调。在锣鼓钹
铙的打击声中，唱戏的演员身
着五颜六色的戏服，脚蹬登云
靴 ， 或 踩 着 绣 花 鞋 ， 踏 着 拍
子，踱步来到舞台前，浑厚清
亮的唱嗓一开，庄稼人的质朴
热 情 就 全 在 一 片 叫 “ 好 ” 声
里 。 台 上 珠 翠 闪 耀 ， 水 袖 轻
舞，台下如痴如醉，并随剧情
的发展时而欢喜，时而悲怆。

戏 如 人 生 ， 凝 聚 人 生 百
态，蕴涵真善美。父辈识文断
字的人不多，他们无法通过阅
读了解外部世界，便把生活中
的耕耘劳作，孤寂郁闷，全部
融入戏曲中，更会不断教导孩
子要正直、要孝道、要爱国、
要奋斗。

现在电视台的梨园春，村
子里的广场舞，极大丰富了乡
村老年人的文化生活，可是赶
庙会，近距离地看场戏，仍是
他们萦绕在心头的情结。

走亲戚
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来

说，赶会更像是一种仪式，而
走亲戚是赶会绕不开的话题。
我 一 直 觉 得 “ 走 ” 字 比 较 贴
切，亲戚朋友之间是需要经常
走动的。春节的时候亲戚多，
走不过来，就借着开春后的庙
会和七大姑、八大姨还有老姑
奶、舅姥娘、表妗子等聚在一
起唠唠家长里短，诉说一下彼
此的挂念。

母亲对庙会的重视程度不
亚于春节，提前一天就开始准
备待客的饭菜。美味的自摊煎
饼 必 不 可 少 ， 切 上 大 块 的 牛
肉，足足备上八大碗的菜，还
要烧好用料十足的羊肉胡辣汤。

而 对 于 长 大 的 年 轻 人 来
说，不断地涌向大城市，有一
天乡村也会最终变成城市，当
我们再也不需要甚至不在意赶
会走亲戚这件事情时，它就丧

失了存在的意义，或许被其他
新的形式所替代了。

买东西
虽然现在经济发展迅猛，

基本每个村庄都有超市，购买
日常生活用品不用出村了，大
部分的家庭也购置了小汽车，
去县城购物也很方便，但一些
家庭主妇和老人还是喜欢到庙
会上买东西。

老人赶庙会时购置农具、
用品已经成了习惯，觉得方便
实惠，而中年妇女则倾向于讨
价 还 价 的 乐 趣 ， 如 同 高 手 过
招，若是以较低的价格淘上几
件物品，便是满满的欢喜。

庙会上除了衣帽鞋袜，锅
碗瓢盆，也会意外遇到一些老
的手艺活儿，如手工编的竹筛
子，高粱穗的笤帚，纳制的鞋
垫，刨的擀面杖……或许这些
来自因长年粗重劳动而手指变
形、身材佝偻的老人之手，虽
耗时靡烦，收入微薄，仍不改
其心。不起眼的手工物品在阳
光里愈加沉静，不由想到器物
之心，想到工匠精神，想到历
史久远的技艺传承。

吃小吃
庙会最佳的标配小吃是包

子、油馍、胡辣汤。包子，以
牛肉为佳，煎至金黄，个个带
着薄薄的霜花；胡辣汤，以挂
有清真牌子的为好，美味又放
心；而油馍，细小的面团经过
拉伸和热油的炸制，变得外焦
里软。看戏之余，吃着包子、
油馍、胡辣汤，也是一大乐事。

孩子们的兴趣在其他小吃
上，不过往往会觉得戏台周边
的炒凉粉比别处香出许多，当
然还有棉花糖、冰激凌、烤香
肠、糖葫芦等。会场一角还有
卖草莓的，新鲜欲滴的红色，
仿佛春天的温度。而我总要在
庙会买一些豌豆黄、老柿饼才
觉得满足。

新看点
这两年，在庙会上常看到

“法制宣传大篷车”的身影，挂
条幅，设展台，发册子，解答
问题，让赶会的乡亲在娱乐的
同时也了解到与生产生活息息
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传统庙会
赋予了新的意义。

也常常看到一些劳动密集
型的企业，把招聘现场搬到了
庙会上。返乡农民工通过这里
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也
缓解了企业节后的用工压力。

庙会文化是古老的中国民
俗文化活动，它是一种极其复
杂、古老而又新鲜的社会文化
现象，充分反映了农民群众长
期积淀形成的思想意识、价值
观念、行为方式和心理态势。

根在这里，心在这里。我
们继承优秀传统，也随时代发
展一路向前，不断融入新的元
素，不管你在哪里，空闲的时候
别忘记回老家陪爸妈赶庙会。

老家的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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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奇涛

初春，草长莺飞，斜阳西坠，携小
儿老窝渡口踏青游玩，纯净心地，与春
来一个大大的拥抱。

一条蜿蜒的水泥路直通渡口，放眼
望去，河床开阔，一座浮桥联通两岸，
岸边麦苗青葱，菜花金黄，几株高树林
立，微风拂过，秃枝摇曳，送来阵阵清
香。此时，行人稀少，渡船落寞寂寥，
摆渡人悠然垂钓，水面升腾起的水汽雾
霭蔓延开来，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一
切呈现琥珀色。站在浮桥俯瞰，河水清
浅，水草旖旎，小鱼小虾穿梭其中，它
们或静止，或灵动。俯身弄水，它们好
似受到惊诈，瞬忽不见。哦，怎忍心惊
扰了它们这份安然与乐境？

河道曲弯东去，潺潺溪流，不见了
往日大河逝水的波澜壮阔，如同一位历
经沧桑的老人，在岁月的年轮里踟蹰前
行。遥想当年，河水充盈满槽，两岸草
木繁盛。夏日，大人孩童在清澈透亮的
河水里沐浴嬉戏；秋日，饱经河水润泽
的老窝大地麦米丰盈，瓜果飘香，丰沛
的沙河水也孕育了老窝人民豪爽、善
良、实诚的性格和踏实能干的作风。

古来，老窝是沙河上的一个渡口，摆
渡人和小商户在渡口南岸居住，称“南渡
村”。后来，河道北移，旧河床留下一个
深潭，潭口直径十余米，深不见底。据
说，此潭虽与河相离，但潭底有一洞与新
河床相连，河涨潭涨，河落潭落，常年不
竭，遂称“老窝”，因人们交易公平、产品
上乘，是方圆百里的物质交流贸易之地，
故又称为“老窝集”。咸丰九年，太平天
国将领李秀成率军攻占河南，老窝的村
民在筑寨起土时，发现五个大土眼，很像
五个龙爪，“老窝集”改称“五龙寨”“五龙
集”。后老窝乡政府（后建镇）也建于此，
可谓繁盛一时，后乡政府南迁五七，北与
西华河道阻隔，逐渐落寞。

浩浩浪涛，不见往昔；淘尽英雄，
还看今朝。经河南设计院勘测，老窝地
理位置重要性日益凸显。七月，一架高
桥将贯通南北，北接粮食生产基地周口
西华，东邻商水，南通中国漯河“字圣”许
慎故里，老窝渡口终将揭开历史的尘幕
焕发青春，成为四方物质集散地，拉大
城市框架，带动召陵区域经济发展。

暮色四合，唤起小儿，
和着青腥的菜花香中依依踏
上归程，不觉神清气爽、心
旷神怡。

老窝渡口游记
□文菲

在海子的诗中，劈柴、喂马就是他追求的幸福
生活。而我的童年，大抵都是在这样的生活中度过
的。

我的爷爷、父亲和三叔都是方圆几十里有名
的木工师傅，还收了很多徒弟。木工出身的爷爷
和父亲自然是对各种木头情有独钟。

一到农闲，街坊邻居亲戚朋友，这家准备娶
媳妇要做婚床，那家嫁闺女要做柜子，有给老人
准备棺材，有给家里添桌椅板凳的。他们每天不
是被人请走，就是在家帮人做工，忙得不亦乐乎。

木工之家，灶房少不了边边角角的废料，锅
台下面也总放着一把斧头，只要做饭就得劈柴。
我刚学劈柴时很害怕，拿起斧头手就颤抖，试几
下还下不了手，狠心劈下去也像给木头挠痒痒一
样，更别说把它劈开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力气也越来越大，也
渐渐学会了劈柴。到了冬天，烤火需要更多的木
柴，特别是冬天的星期天，在院子里玩的最多最
刺激的还数劈柴了，全家一起上阵，人人都会劈
柴，一天下来，劈好的柴足够用一周了。

现在想想，那时候每天劈柴的生活和现在纯
粹追求分数枯燥乏味的孩子们相比，我们的童年
还真是无忧无虑幸福快乐。

后来，家家户户分到了土地，人人欢天喜
地，父亲忙着置办农具。那一年，父亲把家里能
卖的木头都拉到会上卖掉，终于换回一匹枣红色
的骏马。那时候，家里添置了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的马，就像现在家里买了豪车一样的满足和幸福，
爷爷兴奋得脸上的皱纹都笑成了花，忙着给马弄吃
弄喝、整理行头，左邻右舍的叔叔伯伯都过来围着
马左看右看。从此，这匹马和我们相依为命，朝耕
晚息，为我家立下汗马功劳。

看着每天忙忙碌碌的父亲，我心生体谅，心
甘情愿地晚上替父亲喂马。星期天做完作业，第
一任务就是帮父亲给马铡草，二哥、我和弟弟把
铡好的麦草运到牲口屋。我们各有分工，按部就
班配合得很好。马是早晚各喂一次草料，中午喂
水。一般一个晚上要喂三槽草料。做晚饭开始喂
第一槽，父亲说第一槽要少放草，多放水，不放
麦麸皮，因为它干一天活又饿又渴，不加麸皮它
也会吃得很香。吃晚饭时喂第二槽，要少放水多
放草，然后少加点麦麸皮，这一次要让它吃得比
前一次香。睡觉前喂最后一槽，要少放草和水，
多放麦麸皮，到最后它吃得差不多了，就该挑食
了，多放点好吃的它会要求自己多吃点。

由于我经常喂马，不由自主地相互产生了感
情，晚上写完作业，就跑到马屋看看它吃完草没
有。我一过去，它都抬起头睁大眼睛看着我，“吐
噜”几声给我打招呼，我给它加草时，它用长长
的嘴巴吻吻我的手，亲昵地拱拱我的胳膊。

从此，我们给马准备草料和喂马成了生活中
一部分。吃过早饭，父亲把吃饱了的马牵出去，它
使劲抖抖身子，精神抖擞地发出“吐噜吐噜”的声
音。父亲用棕刷给它扫扫毛，在阳光下，它枣红色
的毛发又亮又光，看起来温顺有力，英俊而可爱。

转眼间，几十年过去，
而我也渐渐步入中年。我
很感叹自己的童年生活，
除了没有周游世界，原来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劈柴喂马的童年劈柴喂马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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